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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羅馬書6：15 - 7：6a
罪與恩的結局

羅6：15，「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嗎﹖斷乎不可！」

這「斷乎不可」，直接來看應該還是不可以犯罪，但就有很多人（包括馮先生）覺得是不可能犯罪。我也同意就我們已經是脫離了罪的權勢，是不可能犯罪，但就我們還活在肉身、這世界中，這不可能在我們中間還是常常會變成可能，所以比較好的瞭解還是不可以犯罪，我們還需要做一些對付和仰望的工作。
獻己於主 

羅6：16，「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或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至成義。」

這句話好樣也是一方面囉唆，一方面沒有講該講的事。作奴僕就是作奴僕，他為什麼講「作誰的奴僕」？作奴僕就是順從那奴僕的主人，他為什麼要講「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就是這話很囉唆。
「你們開誰的車，就在開誰的車」，不是很囉唆？「你們開誰的車，握住方向盤，就是在開誰的車」，不是很廢話？
但當然保羅不是廢話，他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可以作選擇，而這選擇其實又是非常難的。很多人也不喜歡講基督徒的選擇，但從人來看是在選擇。就是我們可以選擇，或把自己獻給誰，「獻」應該是個自願的動作。

而這也很麻煩，「作奴僕」，誰甘願作奴僕？我們如果不是出於生活所逼，才不要作奴僕，奴僕就是奴隸，不是僕人而已。誰要作奴隸？我們有選擇的話都不要作人家的奴隸，不要聽人家的使喚。誰還會把自己獻上作奴隸？作奴隸都是家境太窮，賣自己為奴，或打仗打輸了，被俘虜、賣作奴隸，誰會把自己獻上：「我到你家作你的奴隸」，人家還不要接受，不知道你是不是心懷鬼胎。「獻」是個很高貴的字，怎麼會獻自己作奴僕、奴隸？

其實這都在表達兩件事，一個是上帝對我們的愛，讓我們就變成愛的奴隸。這在哥林多前書第7章有講，當我們被重價買回來，被上帝拯救了，我們就肝腦塗地的把自己獻給祂。這姑且從人來看是自己的選擇，我願意這樣做，但我們常常沒有這樣做，事實上世人的罪就是不這樣做。

另外相反的就是，如果這是個惡主人，你怎麼會把自己獻給他作奴隸？先不要說惡主人，說惡人，一個壞得不得了的人，其實就是撒旦，或者說就是律法，或者說就是罪，你怎麼可能會把自己獻給他？用愛情來講最容易瞭解：我把自己獻給你，作你的奴隸，一輩子作你的丈夫、妻子等等，你是非常愛他的，怎麼可能主動找一個最壞的人說把自己獻給你？我想連妓女都不會做這種事。可是我們人就在做這種事，我們死心塌地的把自己獻給罪惡，而它壞得不得了。
所以這裡保羅講的是非常有意思，我們最該作的把自己獻給神，我們常常不做，即便蒙恩以後還是常常吞吞吐吐；而我們最不該做的，有零點一的智商的就應該拒絕把自己獻給魔鬼、罪惡，但我們不但做，還拼命的做罪惡的奴僕，結果就是死亡，做到死。

聽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有人被綁匪強姦或打，逃亡時還非常忠於這綁匪。這是心理學的瞭解，保羅說我們人很多都是這樣，被他虐待到死還要喊萬歲，還要說他真好；被他虐待到死還要跟兒女講：你們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我也不是特別在罵毛澤東或共產黨，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做到死。

另外，這裡沒有說作恩典的奴僕，是說「作順命的奴僕」。就是他兩個主詞好像有一點不一樣，一個是「作罪的奴僕」，相對應該是「作恩典的奴僕」，怎麼現在說是「作順命的奴僕」？我想他要強調的是順從，因為恩典常常給我們一個印象就是可以不順從，這才叫恩典；恩典就好像可有可無，可以冒犯，法律就不可以冒犯。
這也真是奇怪，越是對我們好的，我們越應該不冒犯，越主動順從才對，我們就不理他，然後常常做些可有可無的選擇。對我們越不好的，我們越應該冒犯、敵擋，我們卻越順從他；對罪很順從，對恩典不順從，所以他才強調你要順從。

「以至成義」順從的結果就是成為義，當然我們也是因信稱義，這都是個成聖的過程，我們如果在恩典之下順從恩典（也是相信，一直不斷還是因信稱義），我們會有罪惡，但底下講到我們也會越來越聖潔。
羅6：17，「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現今卻從心裡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

我們大概不大會想到保羅為什麼在這裡突然冒出一個「感謝神」，要感謝神有很多可以感謝，這裡講到一群奴隸（連奴才都說不上），而且是死亡的，被奴役到死的，我們以前是罪惡的奴僕，但神的拯救，這「感謝神」是因為神的拯救。特別在這句話裡要表達的就是你們是「從心裡順服了」。

他應該講：感謝神，因為祂是萬世以前揀選、呼召你們，然後你們決志信了主等等，這些都對，但保羅在這裡要強調的是順服，是信主以後的一個態度，就是你們順服了。甚至沒有講順服了神，或耶穌或聖靈，因為對神、耶穌、聖靈來講，比較多應該瞭解的字眼還是信靠祂。他這裡講順服，當然沒有講不順服上帝，他說，「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這講得有點拗口，什麼叫做「道理的模範」，我在這裡不去詳細分析，應該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信主、受洗後，教會對我們這些基要信仰、真理的教導，包括在倫理上、信仰上，特別在行為上你們也都順服了。以前你們一直犯罪，現在生活越來越聖潔。這原因還是18節：「你們從罪裡得了釋放」。
羅6：18，「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僕。」

這裡又有個主詞，就是「義的奴僕」，我們可以講是恩典的奴僕，順命的奴僕，義的奴僕，側重點不一樣，整個方式還是一樣，就是我們有個新的主人，在這新的主人底下，我們才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信耶穌的確很多人沒有那喜樂，就是信耶穌但沒有把耶穌當作主，就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一樣，脫離了及可怕的埃及鐵爐、法老的鞭子、督工的轄制，而且到最後就是死亡，有的可能男嬰就被丟到尼羅河，有的可能做工做到死，有的可能賣為奴到死，覺得很痛苦，後來被拯救，但被拯救之後他從來沒有順服那道理的模範，十誡一開始就違背了，繼續的不信，甚至還常常想要回去作法老的奴隸，因為有魚吃，有些好處。
我們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樣，他說是信了耶穌，沒有想到要開始遵行神的話、神的律法。這很容易變成律法主義，其實不是。我們要更加認識上帝的恩典，在這恩典中當然也有「道理的模範」需要去遵守，但總不要想到說可以用遵行這來稱義，這是對付自己肉體，這是叫我繼續信靠上帝的，這是也希望我的肉體能夠更加被主使用的。
我們現在從罪裡得了釋放，要作義的奴僕。而且這義的奴僕要做得非常喜樂，因為是恩典。不過又因為我們還在肉身當中，固然脫離了那罪惡的權勢，但還在肉身當中，所以我們總還是覺得順從好困難，要成為義的奴僕好困難。
我想成為義的奴僕其實還是個恩典，各位，「恩典的奴隸」應該是個相反的字眼，不應該出現的，因為恩典底下應該就沒有奴隸，暴君底下必定是奴隸，恩典底下必定是平等、自由、博愛、愉快。但要注意，恩典底下是奴隸，正因為祂是這麼好，我們就更不自作主張，而來順服。我們作了義的奴僕，很多當年的以色列人不肯，今天基督徒也常常不肯。 

羅6：19，「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保羅整個需要講這麼多，我想是因為他們肉體的軟弱。這「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可以是說：我因為你們笨，所以我用一個比較膚淺的比方來講。
這有點讓我想到耶穌對尼哥底母講的話。在約翰福音第3章裡尼哥底母來看耶穌，先稱讚祂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耶穌就把他的話打斷了，說人要重生。尼哥底母說，人怎麼可能重生？他馬上從字面來瞭解：怎麼從腹中生下來？
其實約翰福音3章那段話很難懂，耶穌就說要進神的國，非需要重生不可，然後一定要從聖靈和水生的。你也知道靈就是風，尼哥底母都不懂，耶穌就責備他了：「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然後又講人子在曠野舉蛇。各位，尼哥底母很有學問，但相信他聽得一楞一楞的，因為你聽了也一楞一楞的，你甚至連問題在哪裡都不知道，因為耶穌講得很玄。

我現在簡單一點講，耶穌是一直在用人間、地上的話來比一個進神國的事情，用風、水，從神生的好像風生的一樣等等，就是祂用一些比方，希望尼哥底母能明白，但很難明白。我們今天更難明白，但這裡不去講。其實耶穌在講天上、屬靈、永恆、重生得救的事，祂用的通通是人間的字眼，重生也是人間的字眼。生、水、風你都知道，祂用這些來比喻你應該懂的。
現在保羅在這裡講到說，你們也應該懂，我就用人的常話，把前面講的重新的來講。他可能在說因為你們比較笨一點，不懂，你們肉體很軟弱，不過我覺得可能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不一定在罵他們，而是：我就照你們能夠經驗的東西來說。這不是說你們笨或不笨，就是你們能經驗的東西，你們的肉體是很軟弱。其實保羅在說我的肉體也是軟弱，我就用肉體這方面，用人的常話來講。
當然他用這常話來講我們也常常不懂，但希望我這樣的解釋你能懂一點，就是你要把你的身體獻給神，你以前是獻給不潔、不法，以致於不法。上面講「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現在講，「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其實他是重複的在講到我們剛才說的：我們怎麼會做這麼笨的事？我們的身體是上帝造得這麼好，就專門獻給罪，為罪、不潔、不法來工作，它叫我們做的都是污穢的，我們怎麼會這麼喜歡做？

各位，這麼喜歡做就是因為你還活在肉體中，被肉體控制。肉體是好的，但如果不是在被神掌管時，就像正義感等都是好的，如果不在神的權柄之下就都有偏差，變成奴僕，到最後就不潔、不法了。
我還是要再說，所有的，環保、正義、人權、公平、自由、經濟成長、威而剛，這一切美好的事情，當變成了主，不在神的帶領之下時，就會不潔、不法、死亡。
所以各位，信靠神，這是最大的前提。以前是這樣，不管你們在吃喝嫖賭中間，或在為正義努力中間，都是一樣，不在神底下就不潔、不法。現在你已經被拯救了，要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就越來越聖潔。
繼續看下去，這在講神學，也在講基督徒生活。
羅6：20，「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

這想來也好像很廢話，作罪的奴僕就被罪約束，被罪約束就不能被義來約束，你根本不能被義來約束。這我以想到Dickens的「苦海孤雛」，這小孩很好，被壞蛋帶到了賊窩裡，他知道偷東西不對，甚至知道去偷那對他很好的人家是很不對的，但他沒有辦法被別人的愛來約束，因為他在賊的手中。

你們以前是在罪的手中，但也是你自己獻給它的。所以這裡都一方面講到人的不自由、不自主，一方面講到人有責任。你都知道，都想擺脫，你可以不去偷、搶，但我們就是又自由又不自由，沒有辦法自由的行善，我們在所謂的自由中都在行惡。義沒有辦法約束你。但因著耶穌的救恩、聖靈的工作、神的揀選，你現在能夠被義約束。其實義不是在約束你，因為約束好像是被管，我們是心意更新變化，被愛激勵，但因為我們還在肉體中，所以說約束也是對的。以前那種你們做的事情是怎麼樣的？21節： 

羅6：21，「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什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其實恐怕當日也看為羞恥，我覺得人怎麼樣壞，多少都還有點羞恥、是非，只是重生得救後看到那些會覺得更羞恥。
「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其實他在反覆用不同角度來說這「人認為自由，認為在自己手下，不在上帝手下」的結果就是死亡。這就可以回到羅馬書第1章，世人都在死亡、悖逆當中。 

羅6：22，「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

「但現今」一直都在對比，以前、現在，以前、現在。這也是馮先生一再強調的，我們已經進入神的國度，不要再回到以前。當然我還是說這原則上是對的，但我們還在肉體中，這已經實現的救恩卻常常好像沒有實現一樣。

「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作了神的奴僕」當然是對的講法，只是這也是一個比較。我們是神的兒女，兒女跟奴僕怎麼相提並論？我們是神的妻子、基督的新婦，妻子怎麼會是奴隸？絕對不一樣。但就我們絕對的順服來講應該是這樣。

「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信主以後就有越來越多的聖靈的果子，到最後就是聖潔；當然那是到天上。
其實這句話應該是對比的，就是我們有果子，到最後變成一個很聖潔的人，最後的結局就是永生，永遠的生命，雖然我們現在也應該說有永生，不過具體的實現，永生是在將來，在天上，但不能說現在沒有就是了。 

羅6：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如果是奴隸，應該沒有「工價」，如果是軍人，就有工價。前面不是說我們把自己當作罪、不義的武器，好像以前你是替罪在打仗，罪能給你的工錢就是死亡。但神給我們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神給我們白白的、美好的，不是憑著律法、行為，是神白白給我們的是永生。這永生也好，神兒子的名分也好，神國也好，我覺得都是類似的意思，類似的方向，但用不同角度來講他側重的地方。

我也講過「在耶穌基督裡」是什麼意思，這看起來很神秘，我們說「在基督裡」就是憑著信心跟基督相連，以致於神的一切美好（包括神的恩賜）就給我們了。 

律法管活人
羅7：1，「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嗎﹖」

「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這「明白律法的人」是誰？因為保羅是寫給羅馬教會的，所以這是指明白羅馬法的人嗎？羅馬人是最看重法律的。還是這裡是在講到猶太人（摩西）的法律？
比較穩重的解經家說這應該是指猶太法律，雖然他是寫給羅馬教會，而羅馬教會算是相當成熟，以致於保羅要寫這封信而他們可以懂的話，可能是這些信徒對摩西五經都有些熟悉。不過我覺得這「法律、律法」用在羅馬人身上也是可以的，用在我們今天也可以。
你不要說，「看到第7章第1節，照康牧師的解釋是對那明白羅馬法的人，或是明白摩西律法的人，而我兩個都不明白，所以保羅講的話我都不懂。」我覺得這律法還是有一些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就是對懂中華民國律法的人說。你說：「康牧師，還是不行，我不是法律系的」，那我們就講常識，法律的常識。

「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嗎﹖」（你剛才懸著的心現在又掉下來，上康牧師的課真像坐雲霄飛車，一下緊張得不得了，一下又簡單得不得了。）

這一句話你不覺得是廢話嗎？各位，警察什麼時候巡邏過墳墓？檢察官、調查局時麼時候到墳墓那裡去裝個監聽器？司法、執法人員什麼時候去管過死人？管的都是活人。「保羅講的是廢話？」，各位，不是廢話，因為我們常常就好像在墳墓裡面打電話請調查局的人來管我們這些鬼在那裡吵架的事。「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我們都是死人，因著律法我們都死了。所以其實這句話蠻複雜的。

再想想律法管不管死人？是只在管活的時候？法律管活人還是死人？父債，子要不要還？我不知道，可能是看當年的契約怎麼寫的。講一般常識，應該管不到死人。有時政治作用很大的時候也有管死人，記得毛澤東死的時候，台灣的最高檢察長就發表：「對毛澤東的通緝令不取消」，我覺得是意氣用事，你幹什麼那麼神氣？死了我還要通緝你？何必呢，活的時候都通緝不了，死時還要過癮一下。這是氣話，不大可能的。
我們也聽過父債子還的事情。各位，在中國過去的法律裡，父債可是子要還的。我聽過好多很殘忍的事情，甚至父親做了什麼錯事，處死還要誅九族，女兒有時就變成奴隸，五代、十代不可以作官，不可以平反。這些都是，不是法律是管到死人，還是管到還沒有生的人。伍子胥也管過死人，鞭屍。

所以現在問題有點複雜，法律管到的不僅是已經死的人，有時還管到將來的人。保羅前面講的是不是就是這樣？我們今天都死了，我們的子孫也死了，是因為跟亞當有關係。甚至我們死了以後還要被法律管，因為活著的時候犯了罪，叫我們死了以後還要下地獄。所以不要想這句話這麼簡單，蠻困難的。
聖經裡似乎前面也有講因為你犯罪，你的兒女會怎麼樣，但的確我們好像沒有看到因為兒女犯罪所以你要怎麼樣，我們剛才講的都是將來的，如果兒女犯了罪，把父親拿出來鞭屍或管他，其實也真的就管不到，就算鞭屍他也不會痛。現在複雜的不再討論下去，用一般常識說，法律就是管人活著的時候。 

羅7：2，「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請各位現在要用點腦筋，因為看起來很簡單的話，下面真是不好懂，但轉個彎就馬上可以懂。不是保羅害你，但要轉個彎。先請各位姊妹不要生氣，好像也應該說，男人也是一樣，「就如男人有了妻子，妻子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妻子若死了，就脫離了妻子的律法」。不過我們就不要太大男人主義，也不要太被欺壓的女人主義，這原則是用在男女的身上都可以，不過以前是男女比較不平等。

這裡當然有人就批評保羅不懂羅馬的法律，羅馬的婚姻法比猶太人好像自由一點。其實猶太人的婚姻法對男人來講也很自由，離婚比今天都方便。記得嗎？如果一個男人要休妻，太方便了，只要寫個休書。意思就是不可以口頭說說：「給我走，我休你」，就走，連律師都不要請，太方便了。所以你不要以為舊約很死板，今天在拉斯維加斯離婚都沒有這麼方便。當然那是大男人主義。

羅馬人是怎麼樣？我們不去討論得很深，又用一般常識來講。「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這約束是什麼？如果看下文，被約束就是她不可以有別的男人，其實在以前還有很多約束，包括法律所延伸出來的規條。摩西在申命記裡有講，這事情耶穌都討論過，就是如果看到妻子有什麼不合宜的事情，就可以休她，但要寫個休書。後來拉比也有對這些話的解釋，那權威也相當於法官對法律的詮釋，所以也有法律的權威，不合宜的事就是包括飯燒焦了。飯燒焦了，寫休書，就走了。也就是說跟淫亂沒有關係，不是犯了淫亂罪，就是飯沒燒好，要你走就走，就被法律約束。
但在這裡大概不是說妻子飯沒燒好（或每天一定要燒三頓飯，或丈夫回來時妻子一定要跪著端水來洗腳）就可以被休，大概都不是講這些，是講在丈夫還活著的時候，妻子不可以跟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若要繼續討論下去，在羅馬法律裡跟女人發生同性關係可能還允許。但我不進入那麼深，就是保羅講的要比你想的簡單也深入一點。丈夫還活著，妻子被不可以跟別的男人睡覺的律法約束，而不是說每天要掃多少地等等這些很可怕的。

「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其實好像不應該是「丈夫的律法」，應該是「國家的律法」，因為並不是丈夫規定你。有些規定是丈夫，有些規定不是丈夫，有些東西、行為是告訴乃論，不管有沒有人告你，國家都要告你。怎麼講？
如果你們家夫妻是很現代的（美國就有換妻俱樂部，相信現在也有換夫俱樂部）：「我們家的法律沒問題，他可以，我也可以」那就不被約束了。但這裡講的可能不是丈夫說可不可以，（我也不知道如果今天中華民國夫妻協定好，去外面搞男人女人都沒關係，若有第三者告她不忠於他的丈夫，是不是多管閒事），都是犯了罪。我的意思是說有些事，夫妻兩個之間商量好就可以，但有些事是即使你們同意還是不行。換個角度講，若今天妻子和丈夫講好一起來吸大麻煙，我准你吸，你准我吸，恐怕國家的法律還是不准你們吸。但有些是就是我准你、你准我就沒問題。
舉這例子就是說好像「丈夫的律法」是個錯誤的寫法，他應該說「國家的律法」，因為這不是丈夫同不同意的事，丈夫同意你還是違反國法，照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樣，但保羅絕對不會寫錯，他有他的意思，等一下會回到這一節來講。
羅7：3，「所以丈夫活著，他若歸於別人，便叫淫婦；丈夫若死了，他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雖然歸於別人，也不是淫婦。」

再一次講脫離了「丈夫的律法」不是「國家的律法」。簡單說，這講的就是在婚姻裡你不可以跟第三者有性關係，若有就是奸夫、淫婦。但如果丈夫死了你就可以結婚，再結婚就沒有人能叫你淫婦。所以這裡講的其實不是燒飯、虐待、吸毒，講的就是性行為是不是忠實的。
保羅要講得這麼麻煩？不是此理甚明，誰不知道？如果有婚姻，不可以再跟別人結婚，誰不知道？（當然這後面可能會有很複雜的下毒、謀財害命，還是就天天禱告希望他趕快死。）這是常識，保羅不是很廢話？每個人都知道的。各位，不是廢話，看下面的就知道他要講的是什麼。 

羅7：4，「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

「我的弟兄們」當然也是跟姊妹講，這包括我的弟兄姊妹們，他是習慣性這樣講。

這其實是跟著第6章講的下來，第6章不是一直講到聖潔的生活。
各位對不起，太複雜了，因為實在沒辦法，羅馬人那很聰明的頭腦又很敬虔，保羅在堅革哩三個月，聖靈感動寫了這麼難的話，我今天又有幸跟你們這麼聰明又屬靈的人講，你們還是很困惑，都是我不好，因為我也很困惑難懂。不過現在是個很簡單的道理，我們放輕鬆點，看看能不能想得出來。
保羅在講過一個聖潔生活，其實保羅在講的是，你要用律法來過聖潔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保羅在反駁一個我們最常用的常識：過聖潔生活就是遵行律法。他說律法不行的。前面已經講了這麼多，現在再舉個例子。但他舉的例子好像不太好：

「以前被丈夫控制約束，現在丈夫死了，可以真的跟所愛的人在一起了。」 這很好懂，若覺不好懂是因為你們很多人還沒有結婚，結了婚的婚姻也很幸福，但我相信百分之99一般人你去問他，他會說你們保羅怎麼會懂這種事。真的是這樣，婚姻好痛苦，天天希望老公老婆死，一直在等這一天，要自由一點。當然現在的人就偷情、光明正大的做，但多少還是有點羞恥感，所以這講得很真實，天天等他死。
保羅用一個很淫蕩、不好的社會現象（可能自古在羅馬、猶太人都是這樣，在我們今天也是這樣，因為我們都還在肉體當中）來講一個最聖潔的事，就是你怎麼過聖潔生活。
我們先用剛才講的：你怎麼過一個自由的生活？等我老公死了。那自由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跟我所愛的人在一起生活。現在基督徒怎麼過一個聖潔生活？先不要講聖潔，這裡雖然沒有講聖潔、自由，但應該也是自由的意思。我們基督徒怎麼過一個自由的生活？我們現在是被律法約束，就等律法死掉就好了。但我們不敢講律法死，就講我們現在被誰約束？我們被上帝約束，上帝是我們的主。那我們怎麼自由？等上帝死。各位都不敢講這句話，但現在懂了吧，「老公死了我就自由」這你們太懂了，「上帝或律法死了我們就自由」是這樣來對比的，也懂，但千萬不可說，這是褻瀆，口裡不敢講，心裡應該也沒有想過這種話。

但保羅不就是這樣比喻？一個人有個很壞的老公（這恐怕到今天都是），一個人有個很壞的上帝。在我們跟我們的配偶中間有個律法，這律法不准我們現在自由，只有等老公死，可是上帝不會死。這就是為什麼剛才他用「丈夫的律法」，沒有用「國家的律法」，這約束我們的律法比國家要神聖得多，是我們的丈夫，是我們的上帝，你不可能脫離的。
其實上帝和律法，用一個角度來講（起碼在這裡），是兩位一體，神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你聖潔、善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神，這是神的要求，也是神律法的要求。
那麼，我們天天等神死，神不會死；我們天天等律法死，律法不會廢掉，你要能自由，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就是你死，就自由了。死了，就不被你老公管，就可以跟別人結婚。
你說；「康牧師你在講什麼？死了不就不能結婚？」所以保羅在講一個非用這樣比喻不能表達的，但這種比喻我們的腦袋就常常想不通：我怎麼才能自由？他需要死，但上帝不會死的，你也不應該希望你老公、律法死的，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你死。「你死」起碼可以有一個瞭解，我們常說，「死了就解脫了，不要再在他的鞭子底下生活了」我們也知道真的很多婚姻不幸福的人覺得寧可死，實在太痛苦。但保羅沒有講丈夫死，前面有講，後面沒有講，他是說你死了，因為丈夫死不得，上帝不會死的，上帝的律法也不能死的。但我們要自由，總得有一個人死，退而求其次，像看古今中外那些愛情小說一樣：「不能同年同月生，你已經有妻子，我已經有丈夫，我們相愛但沒辦法，我們倆死吧，將來作來世夫妻。」這樣，你死了，就歸給別人。
「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保羅又囉唆了，你現在應該有點警覺，我每次說他囉唆時他都不囉唆，神的話怎麼會是囉唆？是提醒你，你真的死了就可以自由了。

「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各位再想想，誰死了？「那從死裡復活的」，上帝死了。這「從死裡復活」一定是講耶穌，講三位一體的話，耶穌一定就是指上帝，那為你死的活了，顯出祂一切的慈愛，你可以歸給祂。

「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我不知道「結果子給神」這句話有沒有婚姻、性的含意，因為婚姻、夫妻裡一定有性。我們當然跟上帝沒有什麼性關係，但有一種親密的關係，前面不是講結果子？我們以前結的不是都是死亡、罪惡、羞恥的果子，現在我們跟我們所愛的、又非常好的在一起，我們結出聖靈的果子，歸給我們所愛的上帝，因為這一切都是祂。

很美好，但那彎你現在轉過來了沒？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基督徒不斷講的我們：我們在仰望耶穌，那為我們死而復活的神。你要脫離律法、罪惡的轄制，要結出果子來，怎麼可能？你是一個犯罪的、該死的人，你越努力，越結出罪惡的果子，像法利賽人一樣，所以你如果要跟律法結婚（即使律法非常好），律法只會繼續的讓你犯罪，因為你的肉體已經賣給罪了，但你渴望自由、聖潔、良善，那就得死。兩方面得死，一個，你自己犯錯得死；一個，你要得自由，那約束你的得死。這就是我們講了幾千萬遍仍然講不完的「耶穌在十字架上死」，又出現了。祂的死是你的死，祂的死是代替、代表罪人死，祂的死是一個淫婦、忠實丈夫的死，祂的死，在十字架上發生的死，讓所有罪惡的問題被解決，所有的良善可以開始，也已經活出來，開始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要經過一個死亡。祂的死如果可能成為你的死，在第6章已經講過，洗禮是個象徵性的，你因著信，跟祂結合，就跟祂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了。這又有點像梁山伯、祝英台，他們不是一起埋葬，然後兩個蝴蝶跑出來。這是很美的一段，希望我們能發揮得出來，結果子給神。
「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簡單講就是對律法而言，我們是死了，死了就可以再結婚，但死了就不能再結婚。「死了就可以再結婚」就是我們假定找法律漏洞，如果有一個人執行死刑完了，也驗了，他真的被處死，但是是那劊子手被買通作假，但就不能再執行第二次死刑，因為已經執行過了。
這是聽長輩講的，相信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一個奸惡有錢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換個人或假死都有。在台灣也聽說，在監獄裡關的不是真的那個人，很多遊民被買通，身份證換了到那裡去代替坐牢，代替殺頭的也有，以前趙氏孤兒也差不多是這樣，一個嬰孩代替另一個嬰孩。不過，我母親講到一個人真的是買通了劊子手，沒有把他砍死，但後來政府知道這是還是派人抓到他，把他槍斃了。我們這樣想，起碼在美國有這樣情形，電影上也看過，即使不懂法律的也知道，同樣的罪名不可以審兩次。
理論上保羅在講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你已經被處死了，不可以再處第二次死刑，也就是如果你已經被處死了，但你沒有死，或別人代替的，可不可能你就自由了？我相信可能在世間還是會處死你，甚至罪加一等，你居然買通了人，又加上新罪。保羅在講一件不是買通法官、劊子手，是耶穌真的替我們死，而我們也真的在基督裡死了。各位回去再想第6章講到的與基督同死。這種十字架的愛讓我們結果子。
剛才說的可能還是很困惑，但我想大方向你們都知道，像「神的愛、耶穌為我們死」，但怎麼把它應用在生活中時就越想越複雜。這「你們…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在加拉太書2：19，「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著。」這些話也都是很難瞭解。
「向律法死了」，應該一方面是就律法來講，律法已經看我像個死的人，就是我已經被處死，律法不能再管我。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我不能再去遵守律法的要求了。就是一個死人，警察不能跟他開罰單，一個死人也不可能再開車超速，這是「向律法死了」的兩重含意。要表達的還是一個，就是你今天要活得好、結果子給神，你必須向著律法死。也就是說你不能靠自己的肉體去遵行律法的話來結果子，你需要靠著上帝的恩典。你總要想到因信稱義，總要求聖靈在各樣的事上提醒你。
律法生惡慾

羅7：5，「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這一節經文我特別提過，保羅說「因律法而生的惡慾」，他沒有說因「色情電影、或我原罪、或壞朋友的影響」而生的惡慾，都不是，是「律法而生的惡慾」，這太奇怪了。這些你們可能都已經很熟悉，我也可能已經講了超過十遍，但你們過去的經驗已經聽過一千、一兆遍，所以十遍還是不能改變你們這聽過的，甚至我們與生俱來的，就是遵行律法是最對的，怎麼律法會讓我有這麼多惡慾？這部分保羅等一下還會說明，我也會更仔細的來講。
提摩太前書1：8-10，「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是很好，只要用得合宜。「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行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我們中國人在寫律法的時候（包括秦朝的、唐律、清律），是假設那國民是喜歡犯法的，還是不喜歡犯法的？我猜尤其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儒家思想裡好像都是假定你是有罪的，法律是來制裁人的，所以寫「偷盜者要處什麼刑罰」的時候，都假定有人會偷，或三年的刑罰可以嚇住多少人，砍手可以嚇住多少人，大概都是這樣。而聖經是不是也是這樣？剛才講到是為這些人而設立的。

這引起另外一個問題，現在流行的是「無罪推定」，覺得這比較文明一點，就是在法院沒有判你有罪之前，我假定你是無罪的。我們中國歷史上都是「有罪推定」，你要去證明自己無辜，而不是控方證明你有罪。這產生很多討論，現在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會說要「無罪推定」，不可以「有罪推定」，但我看從某個意義來講，有罪推定、無罪推定、正義程序等等這些，不從上帝來講的話，每一個都會有流弊。
從神來看的話，也有「有罪推定」，也有「無罪推定」。所謂「有罪推定」就是還沒有審判，先假定你有罪，剛才在提摩太前書是這樣講的，每個人都是會犯罪的。「無罪推定」聖經裡也有講，你聽到有人說了褻瀆的話或做了任何事，沒有兩個以上的見證人，不可以定他的罪，你要找出他犯罪的確實，沒有的話不可以定他有罪。所以這都蠻複雜的，不要斷然就講是怎麼樣。

現在講到這「惡慾、慾望」在我們心中發動，到最後就死了，而且是「因律法而生的惡慾」，我要提醒你這一點，就是一直要回到我們的一個結論（包括生活中）：你想要行律法來稱義，動機很偉大可貴，但這是錯的，你要不斷認識上帝的慈愛和憐憫。也就是如果你每次都想到我犯這個罪要被打多少鞭，恐怕你不能勝過，因為你會想到如果我犯罪成功、不被發現，就賺了多少，值不值得。我看每一個犯罪的人都是這樣，他不是不知道殺人者死，貪污會怎麼樣，但他會想：如果我能繞過，不被發現，或找到法律漏洞，就要犯這個，因為值得。這是不是就是因為律法產生惡慾？可能可以這樣想，不過我覺得還有更多的，我等一下講。
羅7：6，「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心靈：或作聖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這句話原文裡沒有「律法」兩個字，就是「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上死了」，而大概他的意思是律法。注意，照他前面的邏輯應該是：「但捆我們的律法既然死了」，但保羅不能講「捆我們的律法死了」，因為律法不能死，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神更不能死，只有我們死。我們死了，當然脫離了律法，但也脫離了夢中的情人。脫離了律法，你的夢中情人就是真正救你，你應該愛的那一位。
「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服事神，服事為我們死的那一位。「要按著心靈（心靈：或作聖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這「心靈」都是「靈」，這些也都是答案，但這些答案的應用也都很難講，但我們等一下再說。
（呂琪姐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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